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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陈橙子

饿了，脑门热血一涌：我要吃月饼！吃这事耽误不
得，立马买了个蛋黄月饼，满怀憧憬地大快朵颐。吃着
吃着，啥都不说了，蛋黄是臭的，赶紧吐了出来，但臭这
事掩盖不得，嘴巴里依然弥漫着恶狠狠的臭味！想来，
从小到大我就不喜月饼，我宁愿对着天空里美得出奇
的月亮吃几口空气。吃空气当然有点夸张了，但喝水
的时候我的牙齿会不由自主地咬呀咬，却是我的一种
乐趣。

关于吃，我除了有这种无端生出来的吃月饼的恨
事，也有吃水这种自得其乐的事，更有其他说都说不尽
的事。身边朋友给了我一个“吃货”标签，嗯，不反对，
但其实并不适合我，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个“吃鬼”。不
知是不是身体缘故，我常常一瞬间就饿得脊背发凉，这
时候即便天下排名第一的帅哥放到我面前，我都不为
所动，谁给我吃的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常常狡辩，觉
得自己可能是“低血糖”患者，但某个高人分析我，觉得
我可能症状不符，并建议我找个医生问诊。但目前为
止，我需要的不是医生，而是能够给我各种食物的恩
人。如果你知道我在一分多钟时间里，将一整份印度
飞饼消灭得干干净净，一桌子人看得眼睛发绿，但仍不
忘慷慨地递给我一罐旺仔牛奶……嗯，“吃鬼”是我也。

为了大闸蟹，我可以步行一万步，只为了让胃空出
足够的位置承载这人间珍馐；为了酸菜鱼，我可以先爬
FF层楼，鱼儿才能游进我的胃里；为了吃到正宗羊肉，
我可以建议老板从新疆购置洋葱，当地洋葱辣得呛喉
咙，新疆洋葱清甜爽口，吃羊肉的时候配上几小口，羊
肉“蹭蹭”往肚子里钻……《水浒传》就不应该只有9GH

将，把我这“吃鬼”排上，指不定天下就真正太平了，因
为我一直以为吃能解决很多事。就像前几天在一家火
锅店，火山石在短短;G秒内就将鱼肉烫得鲜嫩无比，
隔壁桌的姑娘怎么忍心跟服务员计较一滴水滴到她裙
子上这么微不足道的事呢？说起来，我几乎每天吃饭
的时候都会将汤水滴到衣服上……在家里吃饭的时
候，老妈总让我系上围裙，因为她不愿帮我洗衣服。我
也一直希望有店家在推广的时候，能够送我围裙，上面
印着外卖电话，我一低头就看到你的电话，肯定会“召
之即来”。

看到这里，想必你也会心一笑：果然是个“吃鬼”，
一副恶狠狠的劲。但这不是全部的我，不然郑重其事
地写上《我的食事》这样的题目有点名不副实了，就该
直截了当：给你看一个“吃鬼”的全部嘴脸。事实上，关
于食物，我相信缘分。

我不敢说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敢说自
己“吃了相当的美食”，并且只此一次。在云南大理的
时候，我在小摊上烤着鸡翅，等待的空隙，和几位摆摊
的年轻人聊得热火朝天：去我家吃饭？好。就这样，我
吃上了他们从山上采来的松茸，炖着从朋友家里捞来
的半只鸡。面对这锅松茸炖土鸡，我可以飙一连串不
带“脏”字的脏话，但唯能弱弱地说一句：太好吃了。就
是太好吃了，其他话都统统靠边站。

日夜行车，路过贵州的时候，一车四人打算找个地
儿吃饭。春节前夕，大多数店都关门谢客，一抬头看到
一家小店，暖暖的红灯笼，莫名觉得这家店的东西肯定
好吃。吃的是野生菌火锅，还有各种卤制的鹅掌、鹅
翅。同行的人觉得这种小店肯定不过如此，竟然拿出

“你吃鹅肉过敏”这样的弥天大谎企图将我掳走！骗
子，我哪里吃鹅肉过敏，一定要吃。简直就是想吃到要
死要活，最终一行人从了我。如果不从了我，你们怎么
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美味：老板，再来一份卤鹅翅！老
板，这野生菌的汤能喝了不？老板，下次要专门到贵州
吃你们家的东西……老板说，附近街坊除夕夜都会到
他们家定一锅，端回去美美地过个年。

在成都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说“好吃的火锅在重
庆”，啥都不说了，跳下出租车，开上自己的车，往重庆
赶。赶到重庆的时候早已过了饭点，于是一家一家找，
找到“齐鸣火锅”的时候，服务员正在收拾。“求求你，让
我们吃一顿吧，我们为了吃上你家的火锅，从成都赶过
来的，还在路上堵了好几个小时……”为了吃上，真是
声泪俱下、丧尽天良，铁石心肠的人也被我说得动了
心。果然，服务员延迟下班时间。果然，齐鸣火锅好吃
到天崩地裂。后来百度过，重庆最好吃的火锅榜单里
并没有齐鸣，第二天我们也尝试了齐鸣对面的秦妈火
锅店，但上了排行榜的秦妈却叫人失望。闻着齐鸣店
里味道的时候，我的直觉就知道“对了”，就像在人群中
看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他在发光，我在怦怦心跳。

这个世界有时候很糟糕，我坚决闭上嘴巴，就此一
言不发。但食物却简单得多，饿的深夜一盒泡面就是
全部的温暖，流浪旅途中，得到过的那些美好的食物，
其实是一段又一段刻骨的相遇。

吃多了会长肉，我去街上散个步，看见好吃的再顺
几口，宅着不吃也不动的日子就交给你们了。

我的食事

E王林坚

金秋十月，单位组织赴杭州疗养，其
中有几天是自由活动。因经常来杭州，
对当地的胜景已了然于胸，到哪里去观
赏秋日的杭州胜景呢？忽然脑中跳出九
溪十八涧的景点。对，就去九溪十八
涧。可一问杭州的朋友，皆茫然，他们把
西湖的各个名胜都寻访遍了，但对它的
位置却说不出所以然，只好打开电脑，百
度搜索，才知九溪十八涧位于杭州市西
湖之西的群山之中，自龙井村起蜿蜒曲
折I公里入钱塘江。

第二天，我邀上几个好友，背起背
包，决定步行游览九溪十八涧。我们从
钱塘江边的“九溪”东站开始，从南往
北游览。一路走来，开始路还蛮宽敞，
逐渐狭窄，路的旁边可见小溪淙淙。我
们往北走，遇到涧就停下细看，溪水里
的小草来回舞动，水浅的地方是浅滩，
稍深一点的地方，还看得清水下的石子
和河底。一路沿着溪水走，路旁的茶
树、松树及各种不知名的树逐渐增多，
树木丛生，茂盛苍翠，向树林顶上望
去，淡淡地罩着雾气。山上的岩石重重
叠叠，若隐若现，太阳一时被树林遮
住，一时又露面。

走了大概一小时，逐渐人声喧闹，一
看路标，才知已到九溪十八涧的九溪烟
树景点。两座苍翠的青山，怀抱着一丛
火红的枫树，倒映在一大片溪水中，仿佛
到了黄龙的九寨沟。朋友说，在这儿歇

歇脚吧。我烦人有点多，于是我们继续
前进。九溪烟树过后，小道变成青石板
路，很规整，中间的青石板微微垄起，两
侧铺满碎石，静静的山谷，叮咚的小溪，
清脆的鸟鸣，感觉心被淹没。今天，我彻
底醉了。

再往北走，走了大约两个小时，经过
杨梅嶺，我们有点累了，在一个茶馆歇
脚。坐在小茶馆里，眼前满眼的茶园，
脚下一条古老的小驿道，品着龙井茶，
难得有这么清闲的地方。据茶馆主说，
这条小道是乾隆下江南时走过的道，茶
的名气也是这时候传出去的。我问茶
主，生意如何？他说，钱是次要的，关
键是图个快乐，要把祖宗的家业守好，
保护好环境才是主要的，这里的环境是
上天赐的。茶主的一席话，竟使我无
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我们的生
存之道，信矣。

在小茶馆喝了几杯茶后，眼前小道
上偶尔开过三三两两的小汽车，寂静的
小山村时不时响起几声喇叭声，似乎和
这杨梅嶺的环境极不协调。几杯茶下
肚，细细品着茶主的一番话，突发一想，
政府何不在这条九溪十八涧的小驿道禁
止汽车进入，恢复古代驿道马车的传统
呢？这样一来，既可保护环境，又增加旅
游的乐趣，何乐而不为呢？

由于天色渐晚，只好和朋友一起搭
上公交车，看着眼前幽静的环境及山坡
上村居错落有致的杨梅嶺小山村，我在
心里对自己说：我会再来的。

九溪十八涧游记

E布SAMA

“终于放出来啦，今儿个老娘不吃到
扶墙而出决不罢休！”六月一边涮着手里
的羊肉，一边嚷嚷着。我坐在她对面，看
着她，这一副大快朵颐的样子，真是让人
羡慕极了，谁看了都会食欲大增。

这一天，我们刚从九寨沟回来。在
九寨沟那风景如画，四季都能给人带来
惊喜的地方，吃的却无法匹配得上。那
几餐的团队餐连我这种对食物没那么讲
究的人，都难以下咽，也难怪一回到成
都，六月就像被刚刚放出来的饿死鬼一
样拉着我去火锅店狠狠撮一顿。

三天前，我们还是互不相识的路人
甲乙，因缘巧合之下，两人都报了同一个
去九寨沟的旅行团。这个JG人的团不
是拖家带口，就是小情侣，一对对、一家
家，唯独我和六月形单影只，也便凑成了
一对。

算起来，九寨沟之旅是我的第二次
独自出门旅行，距离第一次已经有七八
年了。我把我人生的第一次长途旅行献
给了帝都，那时候我读大二。一个傻白
甜的大妞，啥都不懂。从学校出来换乘
公交车去火车站时，发现没有零钱，边上
又找不到能兑换的地方，不知所措地站
在公交车上差点掉下眼泪。紧要关头，
一位好心阿姨雪中送炭，帮我付了一元
钱的公交车费，我感激涕零，无以为报。
这事儿我肯定能记一辈子。

这趟远门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从
杭州到北京，9;个多小时。夜里躺在硬
卧里，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没多久就到
了北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我还没坐
爽呢，一路的风景呢，什么也没看到啊！
第一次的火车体验简单粗暴，留了遗
憾。在后来才得到了弥补，但也痛苦。
人往往如此，一个欲望得到满足，新的烦
恼又找上门来。此为后话。

而这一次，九寨沟美则美矣，也向
往了很多年，只是出门时是那么地心不
甘情不愿。有人推着你往外走，嫌弃你
整天在他眼前晃来荡去，碍事儿。于
是，我就这么出来了。出门赏美景散散
心其实就跟做菜一样，做菜的人如果心
情好，做出来的食物就美味，一个人如
果发自内心地出门旅行，才能看到想看
的风景。

但无论如何，既然祖国的大好河山
都摆在眼前了，暂时的烦忧还是得抛
却。六月是个十足的拍照狂人，沉醉在
九寨沟的美景中不可自拔，一路上走哪
儿拍到哪儿，“哇，这水好清晰，好美
啊，来一张”、“这个树怎么长成的，我
要跟它合个影”、“你也来，你也来，不

要错失美景呀”。她的粤普（对了，她
是广东人）在九寨沟的沟沟里听起来也
格外的动听。我很感谢她，如果不是
她，我留不下这么多照片，回忆也不会
这么清晰。这估计是我去一个景点，拍
下的最多的人像照。

六月完全停不下嘴，吃饱了，开始跟
我掏心掏肺起来，这可能是因为大脑缺
氧造成的。相伴而行的那几天，我只知
道她工作了一年，辞职了，就跑成都这既
有美食又有美景的地方享受一段日子。
过多的疑惑，也不好多问。

每个走在途中的人注定都带着故
事，希望借此来寻求解脱。六月也一样。

她的辞职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带着
满腔怒火离开了公司。职场中的潜规则
对她这个职场菜鸟来说，太不能适应。
刚上班没多久就被老总带着应酬，一星
期至少三四次，常常喝到不省人事。“觥
筹交错、推杯换盏间，我又得到了什么”，
六月常常这么问自己，开始怀疑起自己
的人生。最后，当她三番五次借口推脱
掉应酬时，老总终于忍不住了，给她穿了
小鞋，把她快要收尾的工作项目交给了
别的同事。一怒之下，六月跟老总大吵
了一架，甩下一句“老娘不伺候了”，搬着
自己的东西昂首离去。

她的旅行还带着些许伤感。没多
久，大学时候开始谈起的男朋友也吹了，
甜蜜的、心碎的在一瞬间通通涌上心
头，还要经受母亲整天在耳旁喋喋不休
的唠叨。一夕间，似乎所有不好的事情
像潮水般奔涌而来。她就想出来透透
气。

“你说，人AK=怎么就能这么倒
霉！”现在说起来，六月的眼里明显还
带着些复杂的情绪，不甘、不舍、不解
都有。她还不忘文艺一把，念了一段米
兰·昆德拉的《玩笑》中男主人公路德
维克说的话：“留给我的，只有时间，
我前所未有地与时间密切起来，它与我
过去理解的那时间不同，一种变形为工
作，爱情和努力，一种非常谨慎地隐藏
在我的行动后面，因而我不加思考就接
受了时间。现在它则是赤裸裸的时间，
是自在和自为的时间，是出于最基本、
最原始状态的时间。它迫使我称它真实
名字。”

我问她怎么记住这么长的一段话，
她说她想像路德维克这样活，但是做不
到，就一直背，一直背，或许记住了就能
成为他。事实是，六月还没能体会到。

我想，那时候的我也是同样不能体
会路德维克这句话的含义的。因为九寨
沟回来后，我仍然把日子过成了狗。直
至多年之后，才清晰明了起来。

就此相逢

迷 夜

皎月钻入厚厚的云中，
好似过冬。
车灯水洗的长街上，
霓虹灯透着深度发炎的红。
灭了，又亮了，
像闪烁的烟头，
烫出一个个明晃晃的窟窿。
灯领受夏炎的衣钵，依旧浓烈，
时不时映照着纤尘的来势汹汹。
想起，柿子林里，
甜霜化开的日子，已是秋雨重重。

疾 夜

星光啄开了夜幕，
晚风擦凉了火炉，
莲心装殓了清露，
野草破开了黄土。
遮蔽里，无声里，
一切都在生发，
一切都在变幻，
像风无端地吹拂。

最黑暗的时刻

黄昏，
享用着太阳最后的血吻，
之后便是最黑暗的离别
和离别后的月隐星吞。
然而，暗到深处，
又浮现诡异的紫魄、蓝心，
是那高楼上交闪的霓虹，
用迷醉擦洗沉沉的夜幕。

今 夜

今夜，
你在蜡烛上刻下爱的誓言，
你说，不必点燃，
那会烧心。
可无光的夜晚，
我什么也看不见。

银光衣

雨夜里，一束光
像山洞里的手电，
微徐地照亮我的瞳孔，
拉平我的仰望。
哦，是披上银光衣的电缆，
拉起小夜曲的线谱伸向远方。

光 年

多少亿年，你在阒寂的黑夜里穿梭。
只为某一晚，用针眼大的光斑将苍穹刺破，
引得一对深目的停泊、一丝云影的飘过。
多想让你千里而来的远喙，
一啄我胸中爆浆的红果。
这样你便有了太阳疏狂的流火，
而我也便有了你忧伤的泪沫。

E虫 虫

永 夜


